金诵盘延安之行
金亶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疯狂地攻打当时首都南京，中国军民经过浴血奋战后南京陷落，我祖父金诵盘（1984～1958）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城陷时未及撤退，被困在南京。后受到黄志良先生帮助，在300多名无锡难民的掩护下，逃离南京，到达汉口。

　　1938年秋，我祖父偕全家离开上海，途经香港、河内、昆明等地，辗转奔波4个月之久，到达陪都重庆。下飞机后，即被接到嘉陵江南岸化龙桥的一幢房子住下。当时，陈布雷、朱家骅曾来我家寓所看望。日后陈布雷又专车将我祖父接到德安里见蒋介石。据说，蒋介石对我祖父金诵盘被困南京和脱险事表示关切。

　　在重庆，我祖父接受重庆国民政府委任，出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中将军衔，负责战时全国所有战地野战医院的领导和后勤支援、救护、防疫等工作。

　　蒋介石约我祖父去德安里的真正目的，据陈布雷来寓透露，是要我祖父率团去西北战区慰问抗战前线官兵。当时国际救援组织有一大批物资运入重庆，其中包括前线急需的大批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重庆国民政府内谁也不肯率团去西北战区前线慰问官兵，原因是西北战区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所控制的区域，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延安。蒋介石左思右想最后还是确定让我祖父率团去西北战区慰问。因为我祖父在黄埔军校创建时担任过军医处长与周恩来是老朋友，同时西北战区包括当时陕北根据地，还有许多黄埔毕业生。胡宗南驻守在西安，要进入延安必定经过西安，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对老师光临西安并去延安肯定会有许多方便。

　　慰问团由我祖父当团长，运输车队由刘永康副官负责。载着前线急需的医疗器材及药品还有慰问品，从山城重庆出发，经过几天几夜抵达古城西安。在西安受到了胡宗南及其下属的欢迎。处理好西安的事务并经过休整后，车队又继续北上。去陕北的简易公路沿途危险不少，除了道路难行外，还有闲杂武装和盗贼。因此，押运物资任务繁重，刘副官命令押运武装人员提高警惕，行车实行一级戒备。经过一段时间行驶，车队进入根据地地界，情况大有好转。首先前来迎接慰问团的是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领导和群众。

　　车队抵达延河边时，延安军民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边区军民还跳起了秧歌舞。这一切都表达了陕北人民的一片真情，使随团所有人员都万分激动。据说在国统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盛大的群众欢迎场面。当车队抵达宝塔山下时，欢迎达到了高峰。当时重庆的报纸也头条刊登报导：“金诵盘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出访延安”、“金诵盘乃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访问延安赤色政权的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慰问西北战区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金诵盘抵达延安。……。”

　　车队抵达王家坪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及一大批抗大学生、黄埔毕业生都聚集在村口迎接。在朱总司令陪同下慰问团官员进入八路军总部，这时我祖父见了许多脸庞熟悉的黄埔学生，大家热烈握手，相互问好。

　　我的祖父后来经常说：“有这么一大批黄埔学生投入八路军，中国抗日必定胜利，中国前途充满希望。”

　　在欢迎仪式上，朱德总司令致欢迎辞，我祖父金诵盘致答辞。据说我祖父作的答词，是陈布雷作过修改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对我祖父说：“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约见你。”此刻慰问团其他成员都去八路军总部招待所休息。我祖父在周恩来陪同下，骑马前往杨家岭，刘永康副官也随同前往还有卫队护送。

　　抵达杨家岭，在一个小山坡上，我祖父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主席身材高大，穿着朴素，带着友好的笑容出门迎接。

　　毛泽东主席对我祖父说：“恩来经常提起你，你是我们信得过的朋友。所以，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都真心诚意地欢迎你。”

　　我祖父对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表示感谢。进入窑洞，四壁刷得雪白，显得明亮而整洁。双方在长方桌两边坐下。

　　接见开始不久，我祖父临时要取一块手帕，手往上衣内一伸，刘永康副官在门边见到毛泽东的卫士也迅速行动起来。此刻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这么紧张么。”后来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祖父向毛泽东主席说了运送救援物资及慰问西北战区的情况，也谈到了蒋介石要联合抗日，表示不独吞国际救援物资，所以组成了一个慰问西北战区的慰问团。毛泽东主席表示，为了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要合作抗日……。毛泽东主席十分健谈，从古今中外谈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毛泽东主席学识的渊博给我祖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见以后，毛泽东主席宴请我祖父。当时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据刘永康副官后来说：“抗大的学生忙着杀鸡，杀鸭。”因此筵席显得十分丰盛，宴席上还有山西汾酒。这样的盛情表达了陕北人民对国共合作的诚意。

　　我祖父在延安期间，在宝塔山下及延河边都摄过影。其中有一张是与周恩来的合影，他俩手中都牵着马，这张照片直至1957年秋仍然挂在我祖父南京宁夏路一号的寓所内，以后由于政治运动多次搬迁，至今未能找到这帧珍贵的合影。

　　在延安期间，除慰问八路军外，我祖父还与抗大师生进行了会见。当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印度医疗队也在延安，我祖父与印度医生进行了工作会见，商讨了前线的医疗救护工作。

　　当结束延安之行后，我祖父率团飞返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没有政府代表来欢迎，只有陈布雷匆匆跑到我祖父寓所，对我祖父说：“蒋介石这几天心情不好，行前他已与你讲过只是去慰问西北战区的八路军，而没有让你与毛泽东会谈。”我祖父听后很生气，没有到德安里见蒋介石。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老病复发，同时宋美龄也要看病，派了陈布雷来请我祖父。到了德安里后，蒋介石说：“出发前我已与你讲过，只是去慰问西北战区伤病员，没有会谈这一项目。”我祖父反问：“毛泽东是延安的主人，我到了延安怎能不去拜访他？”此刻陈布雷也从旁调解，继续给蒋介石诊病，开药。

　　延安之行对我祖父教益很大，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南京，对蒋介石的作为深感不满，借口辞去官职一心从医。

　　

